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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特征

胥志强  张韩

(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9)

  摘 要:金庸作为武侠文学巨匠,其笔下的武侠世界不仅植根于世俗生活,更是在此基础上构

建了独属于中国文化的神话体系,“气”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神话因素。以气的神话属性为依托,金庸

在武功的神话想象、侠客修炼方式上皆体现了神话诗学的创作导向。当这样的武侠神话与社会现

实情境遇合时,气本身的神话意蕴也借由金庸的武侠小说被激发与唤醒,并由此影响着当代人的价

值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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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庸百年诞辰之际,社会各界仍旧在怀念金庸

及其所创造的武侠世界,并以各种形式追忆金庸的

百年江湖。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,金庸作品已

成为武侠文化的代表,深烙在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

忆之中,并且在当代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。金庸

武侠小说之所以风靡,就在于金庸在世俗世界的基

础上虚构了一个奇幻的武侠世界,而这往往指向了

神话的世界。

受限于传统学科研究范式,金庸武侠小说研究

虽被称之为“金学”,但是却少有人从神话诗学视角

进行研究,即便是从神话视角出发的研究,也主要集

中于以下三个方面:一是以母题类型为切入点,将金

庸武侠小说与其他作品中的母题类型相比较[1];二

是从神话-原型批评的角度分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

神话原型[2];三是从仙话特征的角度对金庸武侠小

说进行个体的案例分析与解读[3]。总体来看,多数

学者围绕母题类型、神话-原型批评、仙话特征等对

其进行了初步研究,而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学

特征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研究。

有鉴于此,本文在神话诗学这一学术概念的影

响之下,旨在以气为中心,分析“气”这一核心概念如

何贯穿其对武功的神话想象、侠客修炼方式及武侠

世界的神话意蕴,进而揭示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诗

学特征。以此为个案,可以揭橥神话如何在后世文

学中焕发新的生机。

  一、武功的神话想象

与气有关的神话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神话故事,

与此相反,气却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的理

论学说,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。然而,如果我们上溯

气产生的历史根源时,往往能从神话中寻得踪迹,金
庸武侠小说中关于武功的神话想象便成为了探寻气

的一个切入点。

众所周知,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,侠客的武功可

以大致分为内功与外功,其中以内功作为武功的根

本,外功则体现为具体的武功招式。武侠人物通过

修炼而获得了至高至纯的内功,这种内功就是由气

组成。内功与气之间相等同的关系在金庸武侠小说

中随处可见,如郭靖在丹阳子马钰的教导下,依着

“缓吐深纳的呼吸方法做去,良久良久,渐感心定,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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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中却有一股气渐渐暖将上来”[4](P177)。而天山童

姥在修炼“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”时,内功与气之间

的联系则更加外化:“盘膝坐下,右手食指指天,左手

食指指地,口中嘿的一声,鼻孔中喷出了两条淡淡白

气。”[5](P1270)在金庸的笔下,无论是武林中成名已久

的降龙十八掌、乾坤大挪移,还是仅仅在小说中一闪

而过的黑沙掌、鸭形拳,皆以以气为主的内功作为修

炼武功的根柢。
在金庸武侠小说中,被人尊崇的大侠,除了具有

高尚品质之外,还武功高强,比如胡斐、郭靖、杨过、
张无忌、萧峰等,无一不是身负深厚内功,即能自如

地运用气这种神秘力量。
这种对气的尊崇,实际上就是对神话中神秘力

量的崇拜。气在神话的时代充当了开天辟地的创世

角色,游走于宇宙之间,驱逐黑暗与混沌,确立起自

然秩序,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。正如盘古开天辟地

的神话所记载的一样:“天地混沌如鸡子,盘古生其

中。万八千岁,天地开辟,阳清为天,阴浊为地,盘古

在其中,一日九变。”[6](P181)盘古诞生于“天地混沌如

鸡子”的境况之下,在打破坚硬的外壳之后,天地开

辟,阴阳相分,气息流动,产生了万事万物。还有《广
物博志》所载:“盘古之君,龙首蛇身,嘘为风雨,吹为

雷电,开目为昼,闭目为夜。”[7](P179)盘古的一呼一吸

也会造成气息的流动变化。《五运历年记》记载,盘
古垂死的时候:“首生盘古,垂死化身,气成风云,声
为雷霆,左眼为日,右眼为月,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,
血液为江河,筋脉为地理,肌肉为田土,发髭为星辰,
皮毛为草木,齿骨为金石,精髓为珠玉,汗流为雨泽,
身之诸虫,因风所感,化为黎甿。”[8](P148)相较于“混
沌凿七窍”时,气作为尚未分化的原始整体而言,盘
古所代表的开天辟地神话中的气更为明确地承担着

建构宇宙万物的重任,气也随之被赋予了更多神话

内涵,成为生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。
在后世关于宇宙开辟的追问中,可以看到,不论

气的指称如何变化,都暗含着创世之气的神话本质。
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中都有相

关记载。《左传》提出了“六气说”,六气的运动变化

产生了四季、五行、五味、五色和五声,“这实际是企

图寻求各种具体物质和各种自然现象的统一的物质

本原,并 且 初 步 将 这 种 统 一 的 物 质 本 原 归 结 为

‘气’”[9](P22),体现了气生万物的思想。《国语》中认

为,气是规律运动的天地阴阳之气,是构成天地人物

的物质基础。《庄子》肯定了以往典籍中气是宇宙万

物构成的基础的说法,认为气的聚散与人的生死息

息相关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提出万物由气而生,并且人

事社会活动都要根据气的变化规律展开,否则就会

产生咒术性的反噬,并且亲子之间的感应是以气作

为媒介的,这种媒介被看作是神的力量。《淮南子》
中将“气”解释为构成天地万物的直接物质材料,粗
疏地描绘了气产生万物的具体过程。以上典籍虽然

对“气”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与丰富,但是仍旧是以神

话中的气为原型,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气是创世之

说的一个必备因素,并持续地影响着后世对于宇宙

运行的认识。
当神话背景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结合在一

起时,也激活了气原初的神话内涵,获得了广泛的

共鸣。
另外,从侠客修炼武功的结果来看,气在金庸武

侠小说中延续了使人长生不老的神话属性。比如逍

遥派无崖子因修炼神功,九十七岁时容貌仍与少年

无异;星宿老怪丁春秋年纪虽老却鹤发童颜;还有

《葵花宝典》中的武学能让人长生延年,寿过百岁;而
天山童姥每三十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。这些武侠人

物仿佛摆脱了世俗时间的束缚,拥有了与神圣时间

同等的永恒特征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如果武侠人物

丧失了气所赋予的神圣力量,便会迅速衰老,比如无

崖子将一身武功传给虚竹之后满脸皱纹,似乎衰老

了几十岁;天山童姥和李秋水真气散尽时变成了百

岁老人的模样;“杀人名医”平一指因为医不好令狐

冲,几个时辰之内老了一二十年,后来竟然死了……
可以看出,气与侠客的内功、生命紧紧联系在了一

起,这是由气神秘的运行方式决定的。
从气运行的模式来看,人们在一呼一吸之间发

现了气。“呼吸的停止跟生命的停止是如此紧密一

致,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习惯于把呼吸跟生命或灵

魂看作是一个东西。”[10](P353)气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在

中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,早在《山海经·大荒北

经》中就有记载:“有继无民,继无民任姓,无骨子,食
气、鱼。”[11](P367)人们认为,食用气能够延续生命,正
所谓“气聚而生,气散而死”。“因此(按照古代的逻

辑)只要知道怎么运用空气,就能使人体长生不

死。”[12](P127~128)人们由此也根据控制呼吸而发明了

带有神秘色彩的行气术,而这正是侠客武功神秘性

的来源,或者说至少为之提供了参考。
因此,在金庸武侠小说中,无论武功招式如何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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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复杂,最终支撑其武功主体的仍旧是“气”这一核

心概念,而这一概念从诞生之时起就带有神秘的色

彩,被视为创世之气、长生之气。这种力量在武侠小

说中就被赋予到了英雄人物身上,他们同样充当了

气这样的角色。在发生战争、混乱的时候,武侠英雄

通过运用这种神秘的力量重整乾坤、确定秩序,创造

了一个万物和谐共生的乐园。因此,对于气的尊崇,
就是对于神话自然秩序的维护,也是对人类乐园的

向往。

  二、气的修炼方式

很多古代典籍中都记载了服气术、导引等修炼

方法,为内功修习提供了仿照的路径。然而,金庸并

没有对其进行简单的模仿,而是在此基础上依靠神

话式的想象为之增加了新的维度。具体来看,武侠

人物获得气的方式有以下两种。
(一)身体接触

金庸武侠小说中,武侠人物修习某种功法之后,
就能够通过接触别人身体的特定部位或穴位,轻而

易举地得到他人的内功,从而增强自身的武功修为,
这是获得神秘力量最便捷的途径。在《天龙八部》
中,这一修炼方式多次出现,比如虚竹获得无崖子功

力时便是如此。无崖子只需左脚勾在房梁上,头下

脚上倒转过来,将脑袋顶在虚竹的天灵盖上,便能够

将自身七十余年的内功通过头顶的百会穴传给虚

竹[5](P1129~1132)。至此,虚竹的武功被重新塑造,如许

多武侠英雄一样,“额外的能力也被赐给他们,以使

他们能够适应生命中的这一新阶段”[13](P96)。依此

种方式修炼武功的还有段誉,他在修习了北冥神功之

后,只要拇指按住别人的身体,便能够得到其内力。
段誉在历险的过程中,无意中获得了段正淳、四大恶

人、黄眉僧、崔百泉和鸠摩智等人的内力,从而修炼了

深厚的内功。而到了《笑傲江湖》中,金庸将这种修炼

方法命名为“吸星大法”,令狐冲在修习了这种武功之

后功力日深,以至于“不须肌肤相触,只要对方运劲攻

来,内力便会通过兵刃而传入他体内”[14](P859)。可以

看到,这种修炼方式越来越便捷,从一开始特定的姿

势到后来无需接触、借助他物便能得到他人的内力,
这早已超过了自然科学范畴中所记载的导引之术,
走向了神话式的叙事。

此种修炼方式虽然奇幻,但是却可以在弗雷泽

的《金枝》中找到相似的原理。弗雷泽认为,根据接

触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巫术被称之为“接触巫术”,实
施巫术的人能通过被那个人接触的物品来施加影

响[15](P26)。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巫术规

律,它被看作是一种能够支配自然运转的魔法体系,
是人们行动的准则。在原始先民看来,巫师通过巫

术就可以决定自然的变化与事物发生的顺序,这被

看作是神秘力量的象征。这样的巫术传统自然而然

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气的想象,即使自然科学一再阐

明导引术的原理,但是当神话思维介入到侠客武功

修习之中时,便唤起了人们对于巫术的远古想象,也
激活了原初的神话情境所携带的超自然力量,获得

广泛的感召力。
(二)自我修炼

武侠人物获取神秘力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自我

修炼武功,他们往往投拜名师,或是得到武功秘籍自

行修炼。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,时间与空间成为影响

武侠人物能否获得超凡力量的决定性因素,在恰当的

时间与地点修炼,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为了持久地拥有气这一神圣力量,武侠人物往

往会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修炼武功。在神话思维

中,月亮的盈亏圆缺与太阳的东升西落,以及四季的

变换都不是自然发生的,而是受到了神圣力量的控

制,这种神圣力量能够让世界万物循环再生。“时间

的神圣力量开始变成似乎超神性的力量,变成超人

的力量。”[16](P131)原始初民认为,宇宙自身呈现出周

期性的变化,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同样作用于人类社

会,并最终投射到每一个个体之上。正是基于这样

的认识,武侠人物在修炼武功的时候也要跟随宇宙

时间循环的律动,达到天人合一的武功境界。对武

侠人物而言,最为直观的宇宙时间变换就是昼夜交

替,在一天当中,武侠人物会选取特定的时间节点来

修炼武功。比如天山童姥在修炼“八荒六合唯我独

尊功”时,要在每日午时吸饮生血之后方能练功,而
她最后一次午时练功时却被李秋水阻挠,功败垂成。
所以午时对于天山童姥来说就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

点,借此营造的是超脱世俗的神圣氛围。而黑风双

煞与天山童姥修炼武功的时间则正好相反,他们修

习的九阴白骨爪是世上至阴至毒的武功,在修炼时

需在每晚亥时调节内息,跟随月亮的移动变化做呼

吸吐纳的功夫。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修习内功,才能

够将九阴白骨爪的威力发挥到最大。正如《黄帝内

经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当中的记载:“月始生,则血气

始精,卫气始行;月郭满,则血气实,肌肉坚;月郭空,
则肌肉减,经络虚,卫气去,形独居。”[17](P100)侠客也

要遵循“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”这一运行法则

修炼,才能够达到至高的武功境界。

·72·



 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2024年9月

在自我修炼武功的过程中,空间的选择往往也

具有神话的意味。在金庸武侠小说中,那些侠客往

往是在特定的空间内才能够获得武功秘籍,从而修

炼更高的武功。这样的奇遇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十分

普遍:陈家洛进入玉山的密室中练就了神功;袁承志

在金蛇郎君藏身的华山石洞中找到了武功秘籍;杨
过与小龙女在活死人墓中修习《玉女心经》;张无忌

则在高山洞穴与光明顶的密室中修炼了《九阳真经》
与乾坤大挪移心法,以此成就了武林至尊的地位;段
誉在无量山后的洞穴中得到了逍遥派的武功秘籍,
练就了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;还有令狐冲在梅庄的

地下洞穴中学得了任我行的吸星大法,缓解了自身

内力气息的冲撞。这里的洞穴不是世俗世界中普通

的一个地点,而是高度神话化了。坎贝尔曾用“鲸鱼

之腹”类比神话中的母亲的子宫,二者同样都象征着

重生之地,英雄进入“鲸鱼之腹”就好像从世俗的时

间中死去,重新回到了世界的子宫中,当英雄重新从

这里出来时,他就能实现重生。对于这些武侠英雄

而言,进入洞穴是自我修炼的必经阶段,根据荣格心

理学派的观点,洞穴象征着轮回之地,“是人为了孕

育与更新被囚禁于其间的那个秘密洞穴”[18](P107)。
可以看到,洞穴作为特定的空间地点,被赋予了无可

替代的神秘性与神圣性,它作为武侠人物命运转折

的背景,增强了武侠人物修炼时的神话意味。
如果说在上述神圣之地修炼是侠客内功增长的

基础的话,那么,气在侠客身体穴位中的脉络走向则

构成了自我修炼的内在空间证明。在金庸武侠小说

中,侠客的身体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俗

身体,而是将气在脉络穴位之间的运行与神圣空间

联结在一起,从而将身体当作宇宙空间的象征。在

神话学中,“因为世界成形于人或超人的各部分,所
以它保留着神话有机统一的特征,不管它看上去如

何消溶于个体之中”[16](P102)。人与世界的构成具有

同一性,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模仿人体得来,二者

具有相类似的特征。与世界常常被看作是宏观宇宙

一样,人的身体被当作是微观宇宙,其自身被当作是

一个独立的世界。比如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,张无忌

中了幻阴指之后,真气沿着其身体经络游走,刺激周

身数百处穴道,从而冲破了身上数十处玄关,最终张

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。[19](P657~664)正如李时珍所说:
“内景隧道,惟返观者能照察之。”[20](P14)人的身体经

络犹如宇宙空间中的山川河流,因为气的存在与流

动,身体与神圣世界之间共享了神秘的属性,构建了

身体与神圣世界的连接点。

再如《天龙八部》中,段誉修炼北冥神功和六脉

神剑的过程中也是将身体当成了神圣空间的象征。
北冥神功的修炼方法就是将人身体的经脉当成宇宙

空间当中的路径,气息就在这样的路径当中流动。
气从手太阴肺经到任脉,从会阴穴、曲骨、中极、关元、
石门一路向上,经过腹部、胸口、咽喉,最终到达断基

穴。之后段誉便可以用拇指的少商穴取他人真气,使
气通过以上穴位运输,最终存在膻中穴[5](P169~170)。而

在六脉神剑中,气的运行则与北冥神功相反,是将自

身存在膻中穴的气通过手之六脉化成气剑发射而

出,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的穴位,比如手少阴心经脉图

是从腋下的极泉穴出发,途径青灵穴、少海穴、灵道、
通里、神门、少府诸穴,最终在小指的少冲穴发出。
通过气在体内的运行,六脉神剑最终便分别从少商、
商阳、中冲、关冲、少冲、少泽这六个手指上的穴位发

出[5](P344~348)。身体当中的穴位就像是世界当中一

个个神圣的坐标,气通过在身体穴位中的流转与排

出,使得身体与世界之间建立类比与联系。在伊利

亚德看来,“人类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相对应,它分

享了宇宙的生命;宇宙的生命成为人类生命的范式,
事实上人类就成为一个小宇宙。”[21](Pxi)所以,金庸

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穴位脉络,将侠客的身体高

度神话化,与广阔的宇宙空间共享着神圣的属性。
综上所述,以上所列举的内功修炼方式皆以气

为主体,金庸借助这些修炼方式不仅复活了对于古

代行气术的神秘想象,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与神话

紧密链接的巫术法则与神圣时空秩序,二者糅合,彼
此相互连接转化,共同建构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神话

诗学。

  三、气的神话意蕴

金庸创作了一个神话式的武侠世界,其中气作

为一种重要的神话修辞手段,在其神话世界的建构

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“气”这一概念的内涵早

已超越了其本身的自然科学属性,呈现为深厚的神

话意蕴。
“气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之所以能够演变为核心

的神话概念,在于它作为神秘力量的独特性质。首

先,如前所述,气是天地创生的基础,从始至终,气与

民众之间相互融合,彼此处于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,
同时,气还能为人所用,“食气”是追求长生的重要途

径。在金庸武侠小说中,江湖人物,无论是武林高手

还是仅学会一些拳脚功夫的新手,都可以修习气功。
从内功的修习上说,气具有平等性。其次,气是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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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气的流动变化能够使一切都随之发生改变。武

侠人物可以运用内功将自己身体中的气让渡给他人

疗伤,正如大理段皇爷以一阳指的功夫救治黄蓉,张
三丰将自己的真气输送到张无忌体内为之续命;或
将自己数十年的内功转赠给他人,如虚竹便得到了

无崖子数十年的内力,而段誉因修习了北冥神功吸

入了他人的真气而内力充盈。无论这些武侠人物是

有意还是无意吸入他人的真气,皆说明了气具有流

动性。气的流动特性使得武侠人物的内力能够轻易

地进行置换,为武侠人物实力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相

对可视化的参照物。最后,气是具有革命性的神秘

力量。武侠人物通过修炼武功就能够实现自身力量

阶层的更迭,比如杨过从一个遗腹子至“西狂”的人

生变化,也是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”变为“东邪

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”的“五绝”更替。张无忌从中

了玄冥神掌性命垂危,到修炼《九阳真经》和乾坤大

挪移,成为明教教主,也是借助气这种革命性的神秘

力量完成了力量阶层的上升。因此,武侠人物借助气

所具有的平等性、流动性与革命性的特点,最终实现

了自身的主体性,获得了人生更大的自由度。
正是基于气的独特性质,金庸确立了武侠世界

中验证武功境界的判断标准,也因此带来了力量分

层与不断修炼以促进名号、排位更替的江湖价值体

系。借助这种神秘的力量,武侠人物能够“从任何限

定的存在模式中解脱出来,或超越出来”[22](P128),特
别是当他们处于人生的转折点或者向更为成熟的阶

段过渡时,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个体的潜在力量。
可以说,气所具有的平等性、流动性与革命性的特点

满足了人们对于普通民众英雄之旅的期待。
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气不仅是原始的神话片段,

也包含了英雄之旅的象征意味。金庸这一神话修辞

手段,契合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民众奋力向上的普

遍心理。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生活本身,“服从于

个体、种族和时代的困扰与需求”[23](P343)。20世纪的

中国社会可以说是走进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,个
体的人从原本安居乐业的、稳定的小农集体中剥离

出来,卷进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之中。现代化的变

革使得人们无法在社会上寻找到一个稳定的自我核

心,同时也无法恢复原本的集体稳定性,因此现代人

往往会处于焦虑、不安之中。“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

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,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

为是他存在的根本。”[24](P172)现代人在变动的社会中

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,认同自身存在的意义。
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则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相对于现代

社会来说稳定的武侠世界,并且提供了确认价值的

方式———修炼武功,这使得个人与群体之间搭建了

稳定的社会联系,将零散的个体重新凝聚于集体之

中。正如费孝通所说,脱离了乡土社会的个体由“有
机的团结”转变为“机械的团结”,以往的集体由“礼
俗社会”转变为“法理社会”[25](P7),人们告别了终老

是乡的常态生活与固定的管理,走向了由陌生人组

成的社会。无论是求学还是务工,人们皆信奉凭借自

身的努力就能够实现人生理想的奋斗准则,正如金庸

武侠世界中的大侠一样,“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,
并据此形成我们自己的英雄主义”[26](P45)。

成为大侠这一象征性的比喻叠加了侠客个人的

梦想与社会群体的神话,获得了广泛的共鸣。神话

既有诗意幻想的一面,也有表现人类内心深处原始

欲求的一面,正如荣格学派认为,“梦境是个人化的

神话,神话是去个人化的梦境。”[23](P14)侠客在冒险

精神的召唤下,闯荡江湖,修炼武功提升自己,与邪

恶力量作斗争,最后成长为一代大侠。即便笨拙如

郭靖,通过刻苦练功,也能达到高深的武功境界;而
段誉、虚竹等人则是基于奇遇而获得了神秘力量。
无论是哪种方式,这些英雄人物都是通过一种“美”
的方式获得了神秘力量,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以鸠摩

智等为代表的武侠人物,他们往往只想通过巧取豪

夺的卑鄙手段争夺武林秘籍,但最终遭到邪恶力量

的反噬。可以看到,金庸武侠小说提供了一种关于

武功的神秘想象,即只要这些武侠人物心存善念,主
动努力修炼,就能够达到高深的武功境界。这样一

种侠客成长轨迹与神话中的英雄冒险的原型不谋而

合,成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深层文化心理的恰当表

征。金庸认为真正的英雄应该是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

民”,这种观念也被大众所接受。这些大侠不仅仅是

金庸自己的个人创造物,更承载着整个民族与集体

的理想与希望。“从深层次看,英雄是我们创造的,
因为我们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。因而,英雄是集体

创造的神话。”[26](P49)这种英雄主义使我们认同了自

身存在的意义,更建构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,因
此英雄是由我们的神话造就的。

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,读
者在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就能够与武林豪杰一同

经历人生的冒险旅程,在这样的神话叙述中,读者也

收获了成长的力量,并将这种力量与认同带入到自

己的生活中去。正如坎贝尔所认为的那样:“英雄是

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的创造与救赎的神圣形象

的象征,只是等待我们去认识它,使它呈现出生命而

·92·



 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2024年9月

已。”[23](P31)所以,每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一个武侠

梦,而大侠的存在与成长历程也能够让我们汲取生

命的力量去实现自身的个体化,当时的社会氛围也

恰好助推了这种人生的可能性,实现了英雄豪杰修

炼武功与个体努力求学或打工这二者的某种共通

之处。

  四、结论

金庸自1955年在香港《新晚报》连载《书剑恩仇

录》至1972年于《明报》刊载完《鹿鼎记》为止,共创

作了15部武侠小说作品。新修版的金庸武侠小说

自1984年出版以来,在全球的华人圈创造了长盛不

衰的武侠神话。
这样的武侠神话与其中的神话主义紧密相连。

气作为一种神秘因素,从自然万物中进入神话,又从

神话进入金庸武侠世界,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原型力

量与神话意蕴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振,于读者

心中铸就了公众共同的神话之梦。“在后现代历史

语境,神话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

动之中,演变为一种富有当代意义的神话形式,继续

发挥着强大的心理功能和扮演着意识形态助产士的

角色。”[27](P187)神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继续留存,我
们在这样的武侠世界中获得情感认同,发现并建构

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
时至今日,金庸所创造的武侠神话并未随着他

的离开而逐渐消逝,在金庸百年诞辰之际,社会各界

以各种形式纪念金庸及他所创造的武侠世界,“莫笑

少年江湖梦,谁不年少梦江湖”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

时代里,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力依旧不减。而金庸

武侠小说成功的背后,显然有神话的一份功劳。因

为这就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当下活跃的神话,这也恰

恰证明了神话不是古老的、遥远的,并不是仅仅停留

在学术的世界,而是弥漫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并带

领我们建构自身的价值与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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